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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鼠博弈
陈歆耕

! ! ! ! ! ! ! ! ! ! ! ! ! !"就像一个老猎人

“富豪”买好火车票，走进候车大厅。就
在去丹阳的火车即将开车时，“富豪”很蹊跷
地又并没有登上去丹阳的列车，而是走出候
车室，径直往 !路公交车站走去。他再次登
上 !路车，到了起点站下车，转一圈又上车，
然后又乘车到火车站，下车后就回到他的小
旅馆去了。胡雪林由此判断，此人定是小偷
无疑。他不轻易下手，只有在瞄到“大客户”
后，才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有这个行当里
的“老浆糊”，才会有如此耐心。就像一个老
猎人，只有在大家伙出现时，才会扣动扳机。

如此这般，这个“富豪”在第七天，终于
在 !路公交车上发现了一个穿中山装、上衣
口袋鼓鼓囊囊装满钞票的中年人。他果断地
靠近中山装，用手上的拎包搭了一个架子，
遮在中山装口袋上方，挡住了别人的视线。
他的另一只手则在几秒钟之内如同火中取
栗般麻利地解开中山装的纽扣，把钱从口袋
里掏出来。而也就在同时，有一只大手像钳
子般夹住了他抓钱的手。他掉头一看，一个
高大壮实的汉子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他知道
情况不妙，碰到公安反扒高手了。
下了车，他有点好奇地问：“你是怎么发

现我的？”“我等了你一个星期了！”胡雪林说。
然后，他把观察到的“冒牌富豪”的每天的行
踪、如何发现他的可疑迹象，一五一十地告诉
他。“冒牌富豪”听了口服心服地说：“我做了
几十年，从来都是小心谨慎，没有想到栽在你
手上了！”胡雪林说：“你这个老家伙，这么大
岁数了，就是靠你的徒子徒孙孝敬也够吃够
用了，还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吗？”老家伙说：
“我从来都是单干，不收徒弟的，一收徒弟风
险也就大了。”老家伙在此行当里行舟，顺风
顺水几十年，却在 "#岁时翻船落水。

镇江丹徒区的辛丰镇，每年农历二月初
八都要举办一次盛大的庙会。整个镇从乡村到
街道的人几乎都要倾巢出动。有肩挑手提着各
种农副产品来卖的，有兜里揣着长期辛苦积蓄
的钱来采购东西的。也有借此盛会穿红戴绿走

亲访友的。这时镇上人都会端出最好的
酒菜招待远方的客人。有些民间演艺团
体会来庙会表演各种民俗节目。不用说
整个镇上叫卖吆喝声、歌舞吼唱声、走亲
访友者的谈笑声混杂在一起，喧嚣鼎沸
成一片……做买卖的、看热闹的，有事

的、没事的，把个小镇挤得水泄不通。这种场所
正是小偷下手的最好时机。
这一天，镇上的派出所特地请胡雪林来帮

忙抓小偷。因为每年庙会都会发生许多失窃案
件，给本来喜庆的民间集会平添一抹阴影。

胡雪林一早到庙会，一上午就抓了 !个
扒手。到中午时，镇上民警请他到派出所吃
饭。他走进派出所，听到一片啼哭声。六七个
农村老人，有男有女，说他们的钱包给扒手
“扒”了。请求民警帮他们破案。派出所的同
志面对这些钱包失窃的老人，除了口头安
慰，一时有点手足无措。

面对这些哭哭啼啼的老人，胡雪林没有
心思坐下来吃饭了。他发现，这些老人放钱
的地方，以及被窃的特征几乎相同。农村老
人存一点钱很不容易，他们把带出来的钱，
都用一块大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然
后放在里面的口袋里，袋口有的用纽扣锁
死，有的甚至用针线缝得密密的。如此保管
钱的方式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偏偏他们被窃
是小偷摸准了他们存钱的方式，用刀片把里
面口袋从下面划开一条缝，手帕包裹的钱包
就自然掉下去了。

胡雪林又走进了庙会人流最密集的地
方。走了 "##来米，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进入
他的视线。这两个结伴而行的都是女人，一个
是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一个是三四十岁的
中年妇女。这老太打扮得很有点贵族气，穿金
戴银，耳环、戒指、手镯、项链，凡女人喜欢的
饰品她身上都有，很像《红楼梦》里的贾母，
不，更像过去乡村土豪的老婆或深山土匪的
压寨夫人，富贵气和俗气混在一道。中年妇女
则紧紧挨着老太太，很像是出来走亲戚的。但
令胡雪林起疑的是，时至中午，如果是外地来
走亲戚的，应该在亲戚家吃饭，不应该在这个
时间闲逛；如果是本地人，这个时间也应该在
家里忙着烧饭炒菜，招待客人。再仔细看看人
堆里，像这样的一老一少结伴闲逛的妇女还
不少，而且上衣穿的全是一色的对襟藏青布
衣，这就更令人觉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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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观察这一切时，一个衣冠楚楚的
高个子、红脸膛男人，挥舞着手里的拐杖，大
声喊道：“把他抓起来，警官！我看见他开枪
打死了这个姑娘。我亲眼看见的。”他有浓重
的苏格兰口音，听起来很不协调，似乎这里
正在演戏，观众席中有个人未经允许就自己
走上了舞台。“上帝保佑这姑娘吧，可怜的孩
子。是这个人残忍地杀死了她。”
“您是谁？”警官问道。“我叫托

马斯·阿克兰，正在回家的路上。我
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刚才的事情。”
我再也不能在一旁袖手旁观了。

我推开人群挤进去，跪在受到伤害的
朋友身边。“福尔摩斯！”我喊道，“你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看在上帝的分
上，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福尔摩斯仍然无法回答。

这时我发现警官在打量我。“您认
识这个人？”他问。“认识。他是福
尔摩斯。”“您呢？”“我叫华生，是一
名医生。警官，您必须允许我照料
我的朋友。不管事情表面上看似多
么清楚，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不可能犯有任
何罪行。”“绝对不是这样。我看见他打死了
这个姑娘。我看见子弹从他的手枪里射出去
的。”阿克兰朝前跨了一步。“我也是一名医
生。”他继续说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
处于鸦片的作用下。从他的眼睛能看出来，
从他的呼吸能闻出来，他就是因为这个才犯
下这邪恶而荒唐的罪行，用不着再去查找别
的动机。”
“今晚是您陪这个人到这里来的吗？”警

官问我。“是的，但是我们暂时分开了。我刚
才在‘玫瑰和王冠’。”“他呢？”“他……”我顿
住了。我不能透露福尔摩斯刚才去了哪里。
“我的朋友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侦探，正在调
查一起案子。您会发现苏格兰场的人都熟知
他的大名。把雷斯垂德调查官叫来，他会给
福尔摩斯作证。局面看上去很糟糕，但肯定
有另外的解释。”“没有另外的解释。”阿克兰
医生插嘴说道，“他从街角那儿摇摇晃晃地
走过来。那女孩在街上乞讨。他掏出一把枪，
把女孩打死了。”
“他衣服上有血。”警官赞同道，但说话

的口气似乎有点勉强。“枪杀时他显然离女

孩很近。我赶到这个院子时，没有看见别人。”
“您看见他开枪了吗？”我问。“没有。我是过了
一会儿才赶来的。但没有人从现场逃离。”
“是他干的！”人群中有人喊道，接着响起

一片喃喃的赞同声。是那些孩子们，他们发现
自己站在前排观看一场好戏，都非常高兴。
“福尔摩斯！”我喊道，在他身边跪下，试

着用双手托起他的脑袋，“你能告诉我刚才
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
儿，我意识到另一个男人默默地走过
来，跟那个苏格兰医生一起站在我面
前。“请您站起来好吗？”他问，声音像
这个夜晚一样寒冷。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我说。
“这是犯罪现场，您无权妨碍公

务。站起来，往后退。谢谢。好了，如
果有人看见了什么，请把姓名和住址
告诉这位警官，否则就请回家。你们这
些孩子，赶紧离开，不然我就把你们统
统逮捕。警官，你叫什么名字？珀金斯！
这一片由你负责？”“是的，先生。”“这
是你的巡逻范围？”“是的，先生。”

“嗯，到目前为止你似乎处理得还不错。
你能否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知道些什么？
尽量说得简明扼要。”这个男人默默地站在
那里，听警官讲述事情经过，基本上都是我
已经知道的。然后他点点头，“很好，珀金斯
警官。关照一下这些人，把具体情况记在你
的笔记本上。现在这里由我负责。”
“这么说，您是华生医生？”这个男人说。

“是的。”“这位是福尔摩斯！您的朋友今晚去
了克里尔馆？”“他在调查一个案子。”
“似乎是拿着一根针管和一个针头在调

查。我不得不说，这种侦探手段真是不同寻
常。好了，华生医生，您可以走了。今晚没有
什么可做的了。这件事情多么诡异啊！这女
孩不可能超过十六岁或十七岁。”
“她叫萨利·迪克森，在肖迪奇一家名叫

‘钉袋’的酒馆打工。”“凶手认识她吗？”
“福尔摩斯先生不是凶手！”
“您想让我们这么认为。不幸的是，目击

者持有不同意见。”他看了一眼那个苏格兰
医生，然后问：“您是一位医生？”
“是的，先生。”
“您看见了今晚这里发生的事？”


